
香港非遺系列

一年一度香港潮人習俗

盂蘭勝會
見證城市變遷

今年六月，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心啟用，成為本地非物質文化遺產（簡稱：非遺）的展示和教育基
地。近年，非遺越來越受重視，但是否得到很好的保護與承傳？本系列將一連三日，專文探討在二○一一
年獲列入國家級非遺名錄的香港潮人盂蘭勝會，以及在二○一四年獲列入香港首份非遺清單的客家山歌和
花牌紮作技藝，反映這三項非遺項目面對的困境，以及有心人的努力保存。

隨着時代變遷、場地減少、人們觀念發生變化，令香港潮人盂蘭勝會陷入傳承困境，有人將其視作守
舊、迷信，以及污染環境的宗教法事，但在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理事兼秘書長胡炎松的眼中，潮人盂
蘭勝會是連繫社區的紐帶，更見證了香港的城市變遷。

大公報記者 劉 毅

今年農曆七月最後一天，記者前往長沙
灣保安道足球場，參與本港非物質文化遺產
辦事處舉辦的 「區區有 『盂蘭』」講座，並
專訪了講者胡炎松。

本地潮人盂蘭勝會的最早發起者為一班
從內地遷來香港、在碼頭當搬運工人的潮籍
人士。歷史最悠久的香港潮人盂蘭勝會當屬
「潮州公和堂盂蘭勝會」，於一八九八年開

始舉辦。百多年來，每年農曆七月，潮人盂
蘭勝會都出現在港九新界各大社區，近年卻
因城市的不斷變遷而面臨萎縮，籌辦活動的
地點也因地區發展而減少，再者，主辦單位
財力不足，以及社區居民對盂蘭勝會的噪音
和污染的投訴與日俱增，令潮人盂蘭勝會是
否可以持續舉行平添了不少變數。

講座完畢後，記者隨胡炎松深入了解正
在該球場舉行的長沙灣潮人盂蘭勝會。記者
環顧會場，看見內有上演着 「神功戲」的戲
台、一眾僧人念誦經文的 「經師棚」、擺滿
祭品和糧食的 「天地父母棚」與 「米棚」、
代表維持法場秩序的兩層樓高 「大士王」、
把捐助者名號送達天庭的紙紮紅馬等元素，
構成了整個勝會。

胡炎松向記者介紹，現場布局沿襲傳統
習俗，內有專門搭建的九大竹棚，各具意義
，他指着其中幾大竹棚道： 「『神功戲棚』
對面為 『天地父母棚』， 『經師棚』對着 『
大士王』，前者布局為的是拜神祈福，後者
則為超度孤魂，從中可見中國傳統祭祀文化
，以及佛教、道教、戲曲、地理、天文、神
話傳說等多個範疇。」

近數十年變化急劇
胡炎松自小跟隨父親接觸盂蘭勝會，經

歷香港潮人盂蘭勝會的變遷： 「小時候，我家
附近就有潮人盂蘭勝會，它的存在打破了社區
的冷清，那些充滿神秘色彩的攤位，以及供
人看大戲的戲棚，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對他而言，如今研究盂蘭勝會不僅是為了傳
承和保育，亦是為了重溫往日的父子親情。

胡炎松稱，本港潮人盂蘭勝會最興盛時
期是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那年頭大批內
地潮籍人士移居至香港，雖生活艱苦，但當
時的盂蘭勝會參與人數眾多，商戶街坊捐獻

積極。為何苦難歲月中的潮人盂蘭勝會反而
更引人關注？胡炎松向記者道出原由： 「當
年來港的潮籍人士多居住在擁擠的徙置區和
簡陋的山坡寮屋，經常要面對颱風、山泥傾
瀉等天災，再加上他們多為單身來港，客死
他鄉後無人料理後事，社區潮人盂蘭勝會主
辦方即為其舉辦法會，既維繫街坊感情，亦
可增強社區凝聚
力。」

記者與胡炎
松行至 「經師棚
」，棚內的擺設
和儀式，已融合
佛、道兩種文化
，經師以潮汕方
言念誦經文，超
度社區內的死難
者。胡炎松表示
，潮人盂蘭勝會
的特殊性令其成
為本港重大歷史
事件的 「記錄者
」： 「譬如日佔
時期枉死的百姓
、跑馬地馬棚大
火的罹難者、強
颱風遇難者、 『
馬尼拉人質事件
』死難者，當時
本港多個社區都
為這些罹難者舉
行過盂蘭勝會，
部分年長籌辦者甚至可以清楚回憶起這些事
件的始末。」

過去，社會經濟不似今天這般繁榮，作
為民間習俗的盂蘭勝會既是連繫社區的紐帶
，亦是孩童們的玩樂場所。據胡炎松回憶，
昔日娛樂較少，人們對潮人盂蘭勝會的包容
度很高。每當舉辦潮人盂蘭勝會時，不少家
庭一家老少都會於 「神功戲棚」欣賞神功戲
表演，其中亦有非潮籍本港人，當時的神功
戲往往演至凌晨，甚至通宵達旦，但如今已
不比往昔， 「現在的神功戲只演至晚上十點
鐘就要停止，因為周遭居民會投訴神功戲傳

出的鑼鼓聲。」胡炎松無奈笑道，不無感慨。
胡炎松慨嘆： 「我們無法還原當時的盛

況。」究其原因，其一是今天的人們主要依
靠網絡作為社交方式，而另一重要原因是現
在不少人認為盂蘭節祭拜神明、超度亡魂是
一種迷信行為，因此，胡炎松認為有需要向
市民大眾傳揚潮人盂蘭勝會的內涵和意義：

「潮人盂蘭勝會中的祭祀儀式，目的是撫慰
人們的心靈創傷和增強對抗災難的力量，也
是慎終追遠、濟貧救孤等中國傳統美德的彰
顯。」

社區發展帶來代價
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土地資源從來是影

響各類大型文化項目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對
於潮人盂蘭勝會來說，社區重建、場地資源
都是影響其傳承的關鍵。 「潮人盂蘭勝會多
選擇在球場舉行，如今球場周圍樓宇增多，
場地逐年被壓縮，縱使政府已十分重視推廣

潮人盂蘭勝會，但在政府轄下場地舉辦盂蘭
勝會，須向當局申請，就會受到很多條款約
束。」胡炎松續說： 「社區重建與傳統文化
必然會形成衝突，比如幾年前，牛頭角下邨
被政府清拆，原有街坊即搬離該地，令區內
原本的潮人盂蘭勝會大受衝擊。」此為城市
發展的代價，亦是潮人盂蘭勝會這類民間傳

統習俗要面對的
一個難題。

社區重建帶
來的另一個問題
，就是增加社區
內居民的流動性
，而潮人盂蘭勝
會的籌辦資金多
來自民間組織的
捐獻，胡炎松表
示： 「遷入的潮
籍新居民對社區
沒有歸屬感，甚
少捐款贊助社區
內的潮人盂蘭勝
會，實屬意料之
中。」此外，老
一輩潮州人身體
狀況每況愈下，
總有無力籌辦的
一天，而年輕人
又未必願意接手
，令到潮人盂蘭
勝會陷入青黃不
接的傳承困局。

胡炎松卻不擔心會出現後繼無人的情況
： 「其實，本港居住的潮州人一向重視團結
，我認為當新一代年紀漸長，待至退休，不
再為生計奔波，就會開始懷念家中長輩們籌
辦的潮人盂蘭勝會，屆時就會將其傳承下去
。如今，就有住在新界鄉村的年輕人從逝去
父親手中接棒籌辦潮人盂蘭勝會。因為於這
些年輕人而言，父親已逝，而潮人盂蘭勝會
就成了他們追憶父親，甚至是寄託哀思的方
式。」

不過，對於傳承一個民間習俗，不只是
可以繼續舉辦下去這麼簡單，最重要的是要

傳承其傳統文化內涵，就此，胡炎松指出了
現在個別潮人盂蘭勝會的一些問題： 「正如
現在某社區潮人盂蘭勝會主辦方將演出神功
戲改為演唱流行曲，或不能做足全套盂蘭勝
會儀式，或改變祭品的原料、數量和擺放方
式，這些都會令潮人盂蘭勝會失去其原本蘊
含的傳統文化，即便未來依然有潮人盂蘭勝
會，卻也只是保存了形式，而失去了原本內
容。」

今時今日，環保問題成為人們關注的焦
點，今年就有人以潮人盂蘭勝會污染環境為
由，在Facebook發起廢除香港潮人盂蘭勝會
的投票。胡炎松表示，加深市民大眾對潮人
盂蘭勝會的了解，有助這項文化習俗的可持
續發展： 「潮人盂蘭勝會保育問題值得更多
人關注，吸引年輕一輩參與也至關重要。」
故他建議潮人盂蘭勝會主辦人可加強與政府
溝通，同時在每年的香港盂蘭文化節的 「搶
孤競賽」和 「盆供堆疊賽」引入新亮點，加
以優化，令年輕人可在比賽中體驗傳統文化
，從而提升年輕一輩對這一傳統民俗的興趣。

對於有人質疑為何潮人盂蘭勝會會成為
本港的 「非物質文化遺產」，胡炎松闡釋道
： 「潮人盂蘭勝會不僅反映本地族群和社區
的關聯，其發展進程與本港社區變遷、大型
歷史事件的發生都有關係。」對此，本地風
俗文化研究者陳天權亦有同感： 「潮州人於
香港落戶，他們的風俗早已與本港文化融為
一體，構成了香港歷史的一部分。故對於本
港居民來說，保存潮人盂蘭勝會能令我們了
解過去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且有助於了解這
座城市的歷史。試問，為何我們可以為西方
的萬聖節狂歡整夜，卻不願意關注本地的民
間習俗？」

胡炎松對潮人盂蘭勝會在本港的延續持
樂觀態度，因他深信，作為本地其中一個重
要傳統習俗，潮人盂蘭勝會值得保留和傳承
，因為它不僅代表本地的潮州人文化，亦是
今人了解過往香港面貌的重要證據： 「如今
，我們懷念香港潮人盂蘭勝會的昔日盛景、
鄰里間的互相幫助，其實真正表達的是對當
下人際關係疏離的感慨、對社區重建衝擊民
間傳統習俗的無奈，以及對具地方特色的傳
統文化漸被人們忽視的惋惜之情。」

▲代表維持法會現場秩序的兩層樓高 「大士王」 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超度亡魂的 「經師棚」，融合佛、道兩種文化 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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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七十年代金山鰂魚塘邊盂蘭勝會戲棚
《西貢區盂蘭勝會六十周年紀念特刊》書中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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